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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P 图）

到泉州，最好是在正月里。不是为了
躲避北地的春寒，而是为了追赶一场光
影交织的浪漫。尤其是元宵时节，这里便
会化身为“灯”的世界。泉州之灯，从古朴
的庙宇檐角垂下，在蜿蜒的村巷里流动，
共同将初春的暮色烘托得暖意融融。

“闽台两东石，共数一宫灯。”元宵佳
节，晋江东石镇嘉应庙早已是灯火的海
洋。大殿内外，挂满了样式精美的宫灯。
这里一年一度的“数宫灯”活动，是跨越
海峡的独特习俗。明代以前，便有晋江东
石人前往台湾谋生。每年灯俗活动期间，
上一年新婚的东石人家，要将新娘陪
嫁的一对宫灯悬挂到嘉应庙

中。更令人动容的是，与晋江东石隔海相
望的台湾，在那同名同源的“东石”乡亲
聚落，当地的新婚子弟也会在台湾嘉应
庙挂上宫灯。

在闽南语的方言语境中，“灯”与
“丁”的发音相近，故泉州的“灯”也象征
着人口。午夜时分，众新人齐集嘉应庙，
一盏大红绣球灯挂在正中，主事者通报
当年两地的宫灯数。这互报的，已不是简
单的数字，而是家族添丁进口的喜讯，是
血脉枝繁叶茂的实证。

“千盏灯，万盏灯，一半在台湾，一半
在唐山。”一位乡亲低声哼起古老的闽南
语童谣，满是穿越时空的乡愁。他说，祖
辈们乘着船只，迎着风浪，从东石抵达台
湾谋生。去的人多了，便把故乡的村名、
信仰和这“数宫灯”的习俗都带了过去。

在充满乡音的曲调中，我再次望向
红艳的灯火。离东石嘉应庙七公里处，另
一村落正在举行“舞香龙”的民俗活动。

待我马不停蹄赶到时，但闻越来越多的
锣鼓点子，从巷子深处闷闷地传来，如同
大地的心跳。家家户户的门前，那些早已
备好的灯，也次第亮了起来，有寻常的圆
形红灯笼，也有华丽的针刺灯垂着流苏，
在晚风里微微地晃，将光影洒在行人肩
上，明明灭灭。

最引人瞩目的，是空地上聚集起来
的那一条“龙”。清末陈德商《温陵岁时
记》中记载：“弄龙，燃蜡炬，十数人执而
舞之，曲伸盘旋，鳞甲毕动。”眼前这条香
龙，以一条二十三米长的麻绳为骨，金黄
稻草层层覆作龙身。每隔两米便横缚木
棍为节作把，共十一节。香龙以三叉枝为
角、手电筒为目、弯枝为尾，它静静伏着，
只待人力将它唤醒。

香龙起初是被抬着缓慢地游走，沿
着村落的主街，灯光连成一道流动的火
河。执灯的人们步伐齐整，身体随着节奏
起伏，手臂稳稳地托举着那沉甸甸的光

源。灯光和烟火照亮了他们肃穆而隐隐
透着自豪的脸，也照亮了沿途每一张仰
望的、欣喜的面容。老人们倚在门边，孩
童们则追逐着灯影。灯阵的每一处转弯，
每一次驻足，都在确认：这是我们的街，
我们的村，我们的根之所在。

灯阵又一次回到起始的空地，那灯
光之龙不再仅是行走，而是开始舞蹈。有
一位华侨，特意带着儿女守候在舞香龙
现场，他对孩子们说，要来看看家乡的

“根”。从远方归来的人们，与留守村落的
同乡相视而笑、共同欢呼。参与其中，那
份归属感，便不再是虚无的概念，而成了
一种热乎乎的体感。

静悬的宫灯、游动的灯龙，一静一动，
一文一武，共同勾勒出灯俗的灵魂。当我
结束考察之旅，回望闽南的夜色，思绪仿
佛被一根光的丝线牵引，向南、向东，轻轻
巧巧地就越过了那道地理的阻隔。

“一盏灯，两处明。”那是灯火连绵象
征的家族生生不息，也是我们为何出发，
又因何团聚的乡土之“根”。

“火树银花合，明月逐人来”，闹元宵
氛围热烈，我们一家老小赶去看攻炮城。
旷地上灯火璀璨，早已人头攒动，都仰着
脖子往那“炮城”看。这是一座显眼的“空
中花城”，悬在两根大竹竿之间，离地有
两三层楼高。走近了才瞧清，是个竹篾扎
的圆架子，外头糊着红红绿绿的彩纸，远
远望去，像个硕大的花灯。架子周遭，星
星点点缀着些小鞭炮，据说那些名目都
有讲究，什么“裘马轻肥”“一马当先”“马
到成功”，听着便觉喜庆。最要紧的是正
中那挂长鞭炮，盘成一团，像匹飞奔的红
鬃马，这便是炮芯子了。

围观的人多，攻城的中青年汉子也
不少。一声令下，炮手们站在指定的投掷
线后凝神屏气，点燃鞭炮，对准炮城奋力
抛掷。先上场的是一位胖墩墩的年轻人，
他左手攥着根点燃的篾香，右手捏着串
鞭炮，眯着眼瞄了半晌，猛地往上一抛，

那小红点在暮色里划了道弧线，距炮城
还老远便落下来，在地上炸开一朵火花。
人群“嗐”了一声，倒也不是惋惜，上手便
成，那就太没劲了。连着几人都没够着
边。有个壮汉力气大，鞭炮扔得高，直直
往炮城飞去，偏偏差了半尺，擦着竹竿掠
过。人群里爆出一阵哄笑，攻城者自己也
笑，搓搓手，退到一旁去了。

我掏出手机上网查，才晓得这炮城
是有来历的。据说是当年郑成功在闽南
操练水师，部将洪旭想出这法子，让兵士
们练臂力，练准头。后来郑成功收复台
湾，这游戏也传遍了海峡两岸，于是闽台
两地过年有了这活动。这时，旁边一老伯
见我好奇，便慢悠悠地说：“早年间那炮
城做得讲究，分三层架子，外头糊的彩纸
上还有暗扣，鞭炮一炸，扯动机关，更是
热闹。”

我们窃语着，人群骚动起来。一个瘦
高的汉子穿了件旧棉袄，戴着头盔和护
目镜，看样子是老手。他抬眼打量着炮
城，双手搓了搓，接过香头。他并不急着
扔，先掬起一卷鞭炮在手里掂了掂，又仰
头端详了炮城的位置，像是在丈量距离。
忽然，他后退两步，猛地向戒线沿一蹿，
借着那股冲劲，胳膊抡圆了往上一甩，那
小红点直直飞上去，不偏不倚，正好落在
炮城边缘，触着了那挂“奔马”长鞭。“噼
里啪啦”刹那间，炮城炸开了。红的、金
的、银的，一圈火星子四下迸溅，像天女
散花，从半空纷纷扬扬飘落。那汉子站在
原地，望着炮城烧剩下的骨架，嘴角浮起
一抹不易察觉的笑意。待硝烟散尽，有人
递来一个红包，那是攻破炮城的彩头，里
头装着一叠红彤彤的钞票。他接过来，憨
憨地笑了笑，往人群里挤，大约是找自家

媳妇孩子去了。
散场时，月亮已升得老高，风里还飘

着淡淡的火药味，像是年节最后的余味。
我想起那老伯的话：这攻炮城啊，说是练
武艺，其实练的是心性。胆小的不敢上，
性急的瞄不准，手抖的不中用，非得稳、
准、狠，还得有那么一股子不服输的劲
头。我想，这游戏能传数百年，图的或许
不只是那优渥的彩头，更是大伙儿挤在
一起的鼓呼，是仰着脖子替那些扔鞭炮
的人捏一把汗，又为他们喝一声好彩头
的那份心意罢。

“缛彩遥分地，繁光远缀天”，我听
说，泉州不少地方创设的“炮城”出了新
花样，以肥猪或山羊作筹码，还把攻炮城
做成线上互动，手机上也能玩。我倒觉
得，手机里的炮城，怕是炸不出这元宵夜
满天的星光，也炸不出这一场热热闹闹
的人间烟火气。

攻炮城
□赖瑞禹

我们家的老宅，藏在镇区的一条支
巷里，青石板路被岁月磨得油亮。每逢元
宵，阿嬷是从清晨便开始忙碌的。她那只
专用来磨糯米的小石磨，“咕噜咕噜”地
响上一整天，那声音沉稳而富有节奏，像
一首古老的歌谣。乳白的米浆从石磨的
沟槽里缓缓流出，汇入底下接着的白布
袋里。我总爱蹲在旁边看，看阿嬷那双布
满青筋却异常灵巧的手，如何将一勺勺
泡得发胀的米，变成流动的琼浆。空气里
弥漫着生米浆清甜的、略带生涩的气味，
那便是元宵节的味道开端。

“阿嬷，为什么要自己做汤圆呢？街
上不是有卖吗？”我仰着头问。阿嬷的手

不停，脸上是笑意，眼角的皱纹像两把展
开的扇子。她用那口软糯的闽南语慢慢
地说：“街上的，大多是机器制作的。自己
手作的，有手心的温度，有诚心在里面，
更有味道。”

从布袋里滤出，再被揉搓成团的米
粉团子，在阿嬷手中仿佛有了生命。她捏
一小块粉团子，包入捣碎的花生、芝麻和
砂糖，掌心轻轻一转，便是一粒浑圆洁白
的丸子。煮好的上元丸盛在青花瓷碗里，
软软地浮在清汤中，氤氲的热气袅袅升
腾，格外诱人。那一刻，老宅是肃穆的、安
宁的，有一种与门外世界的喧腾截然不
同的、内向的喜悦。

天色向晚，锣鼓声愈发密集起来，
像是积攒了一整天的力气，此刻终于
要喷薄而出。阿嬷洗净了手，在围裙上
擦了擦，对我说：“走吧，‘迎灯’的队伍
该出来了。”镇上的元宵，精髓全在一

个“闹”字。这“闹”，便始于这“迎灯”。
我们穿过窄窄的巷弄，走向镇中心。沿
途的人家，门楣上都已挂起了自家制
作的灯笼。灯光透过薄薄的纸或绢，晕
染出一圈圈温暖的光环，将青石板路
映照得如梦似幻。人们从四面八方涌
来，孩子们最为兴奋，手里提着小小的
鲤鱼灯，在人群的缝隙里钻来钻去，那
灯里的烛火跳跃着，像是他们按捺不
住的快乐。

忽然，人声鼎沸，锣鼓铙钹之声大
作，仿佛一条声与光的河流，从镇子的那
头奔涌而来。打头阵的是威武的“灯牌”，
上面写着“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吉祥
话，由精壮的汉子们扛着。后面跟着的是
舞龙队，那条布制的长龙，在舞龙者手中
上下翻飞，时而腾跃，时而盘旋，龙身上
的鳞片在灯火下闪闪发光。龙珠引路，龙
首追逐，带动着整个队伍向前，也带动着

围观人群的情绪一阵高过一阵。
阿嬷紧紧攥着我的手，怕我被拥挤

的人流冲散。街道两旁古老的建筑中，有
李光地故居。

不知过了多久，迎灯队伍远去了，人
潮渐渐散去。我和阿嬷顺着来路往回走，
喧嚣过后，小巷显得格外宁静，只有我们
踩在石板上的脚步声，嗒，嗒，嗒。

回到老宅，我凝望灶台上的上元丸，
阿嬷手心的温度，揉进了米团，也揉进了
对家庭圆满的祈愿，对乡土的依恋。

所谓乡愁，或许就是由这些具体而
微的感官记忆编织而成的一张网，无论我
们走得多远，都会被它轻轻兜住，在某个
夜晚，被拉回那片熟悉的光与影之中。

家乡的元宵，那“闹”中的静，“动”中
的定，以及阿嬷手中那枚小小的、凝聚了
诚心的上元丸，早已告诉我：故乡，从来
不是一个地理的概念，而是一种味觉的、
声音的、温度的存在。它由食物承载，被
仪式唤醒，最终沉淀为我们心中永恒的、
圆圆满满的月光。

上元丸
□李杰威

元宵佳节，各种民俗活动争奇斗艳。
我最喜欢看的节目就是“刣狮”了，那是
多么惊心动魄、荡气回肠啊。

一阵热烈的鞭炮声响起，“刣狮”阵
开始表演。

一头勇猛的狮子一会儿撒腿奔跑，
一会儿跳跃扑食，一会儿下蹲发威，活灵
活现。

狮子头铁青铁青的，两只铜铃般的
大眼睛充满英气，硕大的狮鼻下，张开的
大嘴露出锋利的牙齿。远远望去，整个狮
头威武而又凶猛，可是仔细看，狮头就像
是一个圆形的大簸箕。

可不要小看那个大簸箕，外面往往
要绷着矾制过的牛皮，先用各色颜料画
好凶猛的狮子脸，再涂上桐油晾干，这样
反复多次涂抹制成，异常坚固，说刀枪不
入也不夸张。其实这也相当于一块盾牌，
过去“刣狮”“拼阵”时，是要真刀真枪相
见的。

狮皮是用染成棕色的麻布做的，边缘
缀上一排绒毛作为狮毛，后面一簇蓬松的
丝麻当成狮尾，重在神似而不在形似。

突然一阵惊天动地的威喝声伴着密
集的锣鼓声响起。两队赳赳武夫手持各
种武器从两旁跑步上场，他们一律窄袖
扎脚，腰束绸带，手里有大刀、长枪、藤
牌、双鞭、双剑、短锤、长棍等兵器，甚至
还有扁担、雨伞、锄头、长凳等日常用具。
他们围绕狮子跑圈，一会儿来回交叉，让
人眼花缭乱；一会儿长蛇缠绕，令人胆战
心惊……他们边跑，边舞动兵器，边“嗨、
嗨”大声吆喝，声势浩大。

狮子虽然被团团围住，但毫不畏惧，
一会儿左右观望，昂首长啸；一会儿磨牙
砺爪，跃跃欲试。

锣鼓声渐渐停息。武士们散开，沿着
场子成圆圈站立。

“咚，咚咚……”几下强劲有力的鼓
声响起，铿锵的铜锣声紧随其后。

一人赤手空拳跳入场中，与狮子对
战。他稳扎稳打，虎虎生威。狮子摇头晃
脑扑将过来。人与狮子厮打起来。他左右
出拳，拳拳直指狮子脑门。狮子敏捷非
常，躲闪而过，伺机反扑……

三五回合之后，一人手持长棍冲
出。那赤手空拳者趁机退下。

那人长棍使得如同一团旋风。木
棍不时打在地上“砰砰”作响……

接着刀、枪、剑、戟、藤牌、锄头、雨
伞、板凳……轮番上场。众人武艺高
强，各显本领，对着狮子大打出手。有
单人对打，有两三人合击。

狮子精神抖擞，凶猛无比，在刀
光剑影中左避右闪，腾起扑剪，挪移
翻滚，后踢撕咬……场面惊心动魄，
扣人心弦。再加上锣鼓声、吼叫声、叫
好声……震天动地，气氛热烈。

原本“刣狮”阵是分等级的。根据武
艺高低，狮头被染成“乌狮”“青狮”，最厉
害的是“青狮”。这不，泉州有句俗语“青
狮白眉毛，要打任汝来”，也就是说不管
哪队“刣狮”阵来挑战都要接受。到时候
狮对狮，人对人，一决胜负。一旦败下阵，
就要当场去除白眉，今后无颜在江湖上
出现。因此很少有青狮加上白眉毛的。山
外有山，人外有人。谁敢说自己最强？还

有，谁也不想成为众矢之的。更重要的
是，谦逊有礼是一种武德。

泉州“刣狮”据说始于清朝初期。泉
州是郑成功抗清起事之地，朝廷怕沿海
之民反清复明，禁止民间聚众练武。一位
叫了凡的泉州南少林僧人为保存南少林
五祖拳，设计了“刣狮”阵，用来岁时节日
展示，实则保存了泉州民间练武的传统。

泉州“刣狮”阵体现了泉州人团结协
作、爱拼敢赢、一往无前的精神，与之相
匹配的是简约、粗犷、彪悍的外在形式，

这，便是独一份的民俗风骨。

“刣狮”阵
□伍海东

（CFP 图）

（CFP 图）

月圆是画,月缺是诗。元
宵，是停在画与诗之间，温柔
的一瞬。

上班路上，被一株株间或点缀的红所
吸引，碍于赶路匆忙，只能将这份美好暂
时封存在记忆里。返程时终于得空停车，
走向这一树热烈绽放的红。那红极有感染
力，撞入眼底便挪不开目光。凑近细看，每
一片溢满艳色的叶子上，都错落着深浅不
一的斑驳：是红意漫染时，尚未褪尽的绿
意被慢慢浸润形成的晕痕；是寒风凛冽考
验后，沉淀下来的不规则焦黄；是被不知
名虫儿啃噬后，无意间勾勒出的引人浮想
联翩的艺术纹路……

几簇果子缀在枝丫间，像蓬松的棉
絮，又似迷你版的山竹果肉，在红色叶子
的映衬下，精神抖擞地闪着微光。

这动人的树，便是乌桕，坚忍不拔的
乌桕！原来“自然总带着心灵的色彩”，这
独一份的视觉美好，是远观无法触及的。
此刻，生活一地鸡毛的焦虑，被这一树的
蓬勃治愈。“一个人能观察落叶、鲜花，从
细微处欣赏一切，生活就不能把他怎么
样。”想来毛姆所言极是。

远观有朦胧的意境，近察有入微的
美好，大自然的每一种美，都藏着不同
的欣赏方式。正如世间之人，都有专属
于自己的快乐打开方式。周敦颐赏莲，

“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品的是莲的清
雅风骨；柳宗元寻幽，被“如鸣佩环”的
流水声牵引，醉的是山水清欢；刘禹锡
则有“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的通透；陶
渊明不被理解的怅惘，在“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的松弛中悄然释怀；李白
深陷孤独时，与敬亭山相伴，相看两不
厌；王维踏遍山水，于“行到水穷处，坐
看云起时”的洒脱里，在自然的沉浸中
思悟人生。

在喧嚣的红尘里，生活本就没有唯一
的答案，亦非人人都能做到“出淤泥而不
染”。学会寻找适合自己的快乐打开方式，
学着哄自己开心、与自己和解，这何尝不
是一种重要的生存技能？就像这乌桕，你
见与不见，它都以最灿烂的姿态，自洽地
摇曳在风中。

风摇乌桕
□蔡 瑱

◉马可以站着睡觉。马能够锁定
膝关节和跗关节，使站立时无需持续
依靠肌肉发力。此时马的肌腱会勾住
骨骼顶端，腿部肌肉得以放松，从而进
入浅度睡眠状态。当马群在一起时，大
部分马会卧下休息，同时会有一两匹
马站立“放哨”。

◉鼻纹是马的“身份证”。马的鼻
纹和人的指纹一样，每一匹都独一无
二，因此可以作为马的“身份证”。

◉给马掌钉蹄铁，是钉在角质层
上的，马不会感到疼痛。

◉马是眼睛最大的陆地哺乳动
物。马的眼睛直径可达5厘米，几乎是
人类眼球的 9 倍，拥有约 350°的超宽
视野。

◉大部分马和人类一样喜欢甜、
咸口味的食物。当有选择时，约 70%
的马会优先选择甜味饲料，比如胡萝
卜这类带有天然甜味的食物，对马有
很强的吸引力。马对咸味的喜好也比
较明显，适量摄入盐分有助于维持身
体机能。

◉马的后蹄反击速度极快，对手
往往来不及躲避。在自卫时，马可在约
0.3秒内，从静止状态完成蓄力并踢出
有力的后蹄。

马的冷知识

灯俗深处是吾根
□郭烨佳


